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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唯上、不崇洋、不迷古、不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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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磊赞叹望老是极有人格魅力的。

有个在复旦流传甚广的故事：当年贾植芳
教授刚到复旦来的时候，生活不大宽裕。

陈望道就请夫人蔡葵去看望他，对他说：
“我们陈先生讲，您贾先生手面大，那点工

资怕不够花。我们一家才三口人，钱用不
完，请您帮我们花掉一些。”于是，蔡葵每

个月都给贾先生送 40元过去。贾植芳后

来幽默地说：“他们要是说补助给我，我就
不要了。既然说帮着花钱嘛，这个忙还是

要帮的。”1963年秋，陈望道陪夫人蔡葵
到青岛养病，发现那里的绿植很丰富，就

自己出了 1000多元钱，为复旦大学购置
了百日红、马尾松、蚊母树等一批树苗种

在校园里。陈光磊说，望老和夫人蔡葵对
金钱一向看得很淡，“望老曾写过一篇短

文《旧路》，谈了自己的金钱观：金钱是革

新者人格的鉴定表，一旦拜金就会失了人
格，绝不能走‘人格金钱化’的旧路。”

还有一件事情一直印在陈光磊的记
忆里，中文系蒋天枢教授德高望重，有一

次，蒋天枢教授来看望望老，两位大学者
见面时态度热切，长时间地握着手说话，

谈的都是家常话，互问互答各自近期起

居饮食，吃什么药物等等。这两老在许多
学生心目中是严肃的长者，可此时两人

的交谈显得那么轻松自在，神态慈祥。辞
别时，陈光磊代先生送蒋天枢教授出医

院大门。就在这一段送行的路上，蒋天枢

教授对陈光磊说：“陈先生做系主任、做院

长的时候，都是为我们下面的人讲话的。

陈先生肯为下面的人说话，所以下面的人

也都拥护他。”陈光磊忽然明白了这位以
耿直出名的蒋教授之所以会与先生那么

亲切相交的原因了。
陈光磊总结他对陈望道精神的认知

一言以蔽之便是:“勇于担当、敢于创新、

诚于教育、勤于学问。”这十六个字的概

括，堪为精当。
作家叶永烈在他的报告文学《秘密党

员陈望道》的开头，用了陈光磊回忆先生
的一个细节：“1975年底，上海华东医院

住进一位 85岁高龄的瘦弱老人。他睡觉
时，总是保持一种奇特的姿势，双手握拳，

双臂呈八字形曲于胸前。他关照常来照料
他的研究生陈光磊道：‘我睡着时，倘有急

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他
睡着时，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

握着的拳头便会在睡梦中‘出击’！请别误
会，这位老人并非上海武术协会会长，他

是道道地地的文人———上海复旦大学校
长陈望道……”

“因为望道先生练过武功，无论站着
或坐着，他的姿势都是端直的，晚年也绝

没有弯腰驼背的龙钟之态，即使在最后的
岁月里，我搀扶着他散步，虽然步履缓慢，

但身板依然是挺着的。”陈光磊说，“望道
先生，端直挺拔，一生如此”。

    陈望道是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公布

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今年教师节陈光磊去
国福路 51 号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旧居参加活

动。陈光磊说在旧居看到先生栩栩如生的蜡

像，感到亲切和激动：“先生创建的复旦大学语
言研究室就设在先生家的楼下，因此国福路

51号既是望老最后 20余年生活及从事教育、
科研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语言研究室同仁们

日常学习、工作的地方。我曾跟随先生学习、工

作了好多年，许多谆谆教诲令我终生难忘。通
常，望老每周四或周五都会从楼上下来同大家

谈论学术问题。平时他想到什么，也会经常下
来同大家讲。先生晚年的文法修辞思想，大都

是先在这里讲述，然后公开发表的———这里是
学术论坛，也是学术课堂。”

陈光磊回忆起望老个别指导自己的情景：
“先生不是一章一节地给我上课，而是布置读书，

要求写读书报告，或读书心得。望老同我讲话，开
始是坐着的，说着说着，他会站起来，并且边说边

踱步，我自然也就马上跟着站起来，他总是用手
做一个按住我的姿势，叫我坐着听。”望老有时候

也会幽默一下，有时大家会为了一个问题争来争

去，却又无新材料、新见解，“先生会说，大家不要
急，不要拉锯战，木匠拉锯可以锯木头，我们拉锯

不太能解决问题，还是先多研究一下再讨论。”
陈望道主持复旦大学校政 25年，特别重视

科学研究工作。在他提议下，学校规定校庆期间

一定要举行学术报告会，当然，更要求平时多展
开学术活动。

陈望道曾给全体中文系学生做过一个学术
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陈光磊说，这次报告影

响了很多中文系同学，在那次报告中，望老谈了怎

样读书、怎样做学问等许多道理，特别提出和论证

了做学问要用“古今中外法”；要广泛吸纳古今中

外的知识，又须克服全盘西化和全面复古的倾向。
后来他又说：“关键是要能‘化’，我们讲语言研究

中国化，就是要把古的、洋的都‘化’在我们的学
术研究里面。也就是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

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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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青年学生，

望老是很爱护的

勇于担当、敢于创新、诚于教育、勤于学问

    陈光磊说，有一次望老参加接待了一个欧洲

国家的代表团，外宾问他，那时候怎么会翻译《共
产党宣言》的。他回答说：“五四”运动时代，大家都

关心国家的命运，许多人在寻求中国社会怎么发
展的方向。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涌进来，有无

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以及其他一些名目的主义，
还有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信仰马克思主

义，所以就把它翻译介绍进来，供大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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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3年，陈望道与夫人
蔡葵在庐山村 17号合影

    陈光磊至今还清楚地记着先生陈望道对他

说的最后的话。那是 1977年 10月 24日，87岁
高龄的陈望道才吃了一颗馄饨，就吐了出来，他

轻声地对陪护自己的学生陈光磊说：“我吃不下

了。”当晚，先生病危，抢救持续了五天，老人走
到了生命的尽头。10月 29日凌晨 4时，陈望道

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其实在 1975年的春天过后，陈望道的健康

状况就变差了，不得不遵医嘱入住华东医院治
疗养病。从那时起，陈光磊便与先生家人轮流在

医院陪护，直至 1977年 10月，侍奉先生走完生

命的最后岁月。陈光磊说，他对导师望道先生始

终抱着高山仰止之心。

陈光磊说在医院里，望老还是保持着自己的
生活习惯，“每天都要沏龙井茶喝，喜欢吃硬一点、

脆一点的食物，像烤面包，鱼饼之类的。望老吃饭吃
得极快，常会呛得咳起来，我就一边拍着他的背，一

边说：慢点儿，慢点儿。有时我就让他‘暂停’。”陈
光磊说，望老告诉他，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认

为吃饭太费时间，所以吃东西就像赶任务似的，
三下五除二解决算数，后来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谈起望老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光磊说，“看
书读报依然是恩师在医院里每天的功课。有一

段时间，他还常常读毛泽东诗词的英译本。先生

虽然体能日渐衰弱，但思路一直很清晰，谈话作
文还是那样简洁明确。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术

思考，直到生命路程的终点。”
64年过去了，但陈光磊还是清清楚楚地记

得初次见到望老的情景。“那年先生

67岁，身穿灰白色的中山装，中等身
材，体态端庄，皮肤黝黑，颧骨高且棱

角分明，透露出朴实坚毅的精气神。”
那是 1957年复旦大学迎新会上，校长

陈望道先生在台上致辞，大一新生陈
光磊和中文系的同学们坐在右侧的前

几排，听得入耳、看得真切。“望老讲话

比较舒缓，还带着浓浓的义乌腔。”陈
光磊回忆道。

陈光磊说自己能够考上陈望道的
研究生，其中也有些小插曲。陈光磊本
科的毕业论文是在胡裕树教授指导

下，谈如何运用陈望道的文法理论探讨汉语词
类问题。论文完成后，胡裕树便鼓励陈光磊报考

陈望道教授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生。可陈光磊
却有一丝顾虑和担忧。原来，几年前陈望道和吴

文祺、邓明以两位老师发表了一篇名为《“文法”
“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

议》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讨论。那时还在读

大三的陈光磊也撰文，提出了与望老不同的看
法。“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先生会不会因为此

事，认为我对他不尊重而存有看法呢?”陈光磊
把自己的顾虑告诉了胡裕树教授。但胡教授却

对陈光磊说:“望老对人不是这样的，尤其对青
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后来事实证明胡裕

树教授说的是对的。陈光磊
如期收到了通知，被录取为

望老的研究生。陈光磊说直
到现在，想起这个事，内心就

会觉得很温暖。胡裕树老师
所说的“对青年学生，望老是

很爱护的”，陈光磊说自己是
有着切身感受的。

著名语言学专家、

复旦大学教授陈光磊有一

个“特殊”的身份：陈望道先生的

第一位研究生。1957年，中文系新

生陈光磊入学复旦，1962 年考上了

陈望道的研究生。1973年，正在下放

劳动的陈光磊被恩师陈望道调回复

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中秋节将至，

已是83岁的陈光磊谈起恩

师，思念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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